
什么是爱情 

我记得八年前这个城市的绅士淑女是一个孤独而傲慢的集团，那些穿坠地的呢子长

裙梳马尾辫的女孩，那些穿西装或者卡其布风衣的青年男子，他们人数寥寥，却懂得别

人不懂的摇滚乐、哲学、政治、美容健身以及浪漫多变的爱情游戏。周末的傍晚，他们

聚集在湖边草地野餐，朗颂雪莱、拜伦或者他们自己的诗歌，而我的朋友平原总是抱着

他的吉它，轻轻弹奏他拿手的曲子《爱的罗曼斯》。 

在湖边抱膝远眺的女孩名叫杨珊，她的美丽几乎是一种无可挑剔的美丽、她的微笑

温柔沉静，而她的因为敏感而常常夺眶而出的眼泪就像晶莹的珍珠，令许多青年有投帕

拭珠的冲动和柔情，但是八年前这个机会是属于我们的朋友平原的，那时候杨珊和平原

正在热恋之中。 

平原每次谈到杨珊时，眼睛里便射出一种被爱情炙灼的恍惚的光。他的声音会突然

哽住，突然说不出话，两只手在半空中艰难地比划着，“我觉得她，像，像一个，像什

么呢？”他说不出话就来推我，“你见过她的，你写诗，知道怎么形容她，她像，像什

么呢？”我说我不知道。平原的眼睛一亮，大声说，“对了，像维纳斯，杨珊就像维纳

斯。”我那时候正在博览群书，刚刚知道那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我记得在什么地方见

过维纳斯的石膏像，是断了一条手臂的。于是我就用一种玩笑的口气对平原说，“现在

还不像，要是她断了一条手臂就更像了。” 

我的这句话使平原一下从迷幻的激情中回归现实，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平原

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几乎是恶狠狠地瞪着我说，“谁也别想伤害杨珊，别说是一条手臂，

就是她的一根头发也不准碰它。” 

后来我才知道平原对这个玩笑的失常反应事出有因，在他们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圈

子里，还有别的男人隐秘地或者是明显地追求着杨珊，换句话说，平原有不止一个情敌。

号称小卢梭的那个络腮胡子是平原的第一号情敌。小卢梭是一个时而深沉时而博古论今



纵横捭阖的大学助教，他的学识和职业使他在湖边的人圈里闪烁着智者的光芒，不管什

么话题他都能以流畅犀利的谈锋确立权威位置，因此许多涉及文化、政治和时事的讨论

常常变成小卢梭的个人演讲。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平原发现小卢梭在滔滔不绝说话之际

目光不时地要搜索杨珊。平原把那种目光称为下流的挑逗的目光，他在湖边草地上如坐

针毡。更令人烦恼的是杨珊注视小卢梭的目光充满崇拜之情。小卢梭说，“中国是个漂

流的孤岛，只有碰撞才能新生。”小卢梭还说，“女人该把绳子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了。”

类似的警句杨珊总是听得如痴如醉。平原烦恼之至就猛地拨响吉它的高音弦，但他的稚

拙的抗议不能奏效，杨珊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一眼，平原就安静了，

他无法漠视杨珊的谴责。 

平原告诉我，小卢梭是个骗子。想到他一直在用高谈阔论来诱惑杨珊，平原恨不得

用胶布封住那张讨厌的嘴巴。我说，“那你就用胶布封住他的嘴，我这儿有胶布。”平

原痛苦地摇着头说，“不，那样杨珊会生气的，我不让别人伤害她，我自己更不能伤害

她。”但平原所说的伤害很快就发生了。在一次湖边的野餐行将结束时，半明半暗的天

空突然降下了雨点。人们慌忙收拾东西往凉亭那里躲雨，杨珊却站立在原地。她望着湖

上突然升起的烟霭和远处阴晦低垂的天空，情绪陷入习惯性的忧伤之中。她与朋友们背

道而行，走到湖边灌木最茂盛的地方，在细细的雨丝里为一件朦胧的心事独自垂泪。 

平原是突然发现杨珊不在的，他把一堆午餐肉和青豆罐头放在凉亭里，回过头四处

张望。别人知道平原在找什么，笑着指指湖边的灌木丛说，“杨珊在那里。”平原就从

一个女孩手上抓过唯一的雨伞朝灌木丛那里奔去。 

平原穿过灌木丛后突然站住了，他看见杨珊和小卢梭站在一起，小卢梭已经为杨珊

撑开了一柄黑色的自动雨伞。平原清晰地听见自动伞弹簧上顶的咯嚓一声，对于平原来

说那个声音极其刺耳而富有挑衅意味，他的脸立刻涨红了。这个骗子，他从哪儿又找到

了一把伞？平原愤愤地想着，恰好听见小卢梭正在就爱情观教诲杨珊。小卢梭说，“爱



情从来都不是专一的，爱情是一种放射物，比阳光更强烈，比天空更博大，爱情不是杯

子里的一滴水，它永远不会枯竭，就像我们面前的这片湖水。”“骗子！”平原无法按

捺他的怒火，他冲上去用手里的伞去打小卢梭手里的伞。小卢梭猝不及防，那柄黑伞应

声掉地。平原的这个袭击动作在当时显得古怪而可笑，但我相信那是他的真情流露，正

如许多善良而质朴的男人，他们总是选择一些笨拙的方法来保护别人和保护自己。 

美丽的杨珊花容失色，当她明白过来是平原在醋劲大发时，眼睛沁出了屈辱的泪珠。

雨丝打湿了她的黑发红唇，她取下白色绣花丝巾随意地包在头上，这使她的仪态更加高

贵而优雅。“你把雨伞捡起来。”她的声音不容违抗，平原就把那柄黑雨伞捡了起来。

“还给他。”杨珊又说。平原迟疑了会儿，但还是顺从了杨珊。他把伞递给小卢梭时对

方脸上浮现出一种鄙夷而自得的微笑，它深深地刺伤了平原的心。问题出在杨珊的最后

一道命令上，那时平原已经为她撑开了另一柄细花雨伞，而小卢梭已经讪讪离去。杨珊

用谴责的目光注视着平原，说，“你追上去，向他道歉。”平原坚决地摇了摇头，“不，

我不向他道歉。”“你到底去不去？”杨珊的声音高了八度，带有最后通牒的意味，但

平原仍然摇着头说，“不，我不去，应该他来向我道歉。” 

杨珊美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和哀怨的神色，然后她一猫腰钻出了那柄细花雨伞，

沿着湖岸快步离去。平原懂得杨珊拒绝他的雨伞意味着什么，“别跑，小心淋着雨。”

平原唯一能做的是就是紧紧地跟着她，并让手里的雨伞也紧紧地跟着那个发怒的女孩，

于是在凉亭里躲雨的朋友们便目睹了那幕滑稽而令人感动的情景。 

杨珊是个柔弱的体力单薄的女孩，在平原的紧追不舍下她终于止步，倚靠在一棵柳

树上轻轻啜泣起来。平原觉得自己惹了祸，但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对

她作出合理的解释。平原只是举起雨伞为女孩遮挡冰凉的雨水，心里祈望她能早一点原

谅自己。他想杨珊的原谅永远是他所需的，但他永远也不需要小卢梭的原谅。 



那对情侣在秋雨缤纷的湖岸上站了很久，平原终于等到杨珊红唇轻启了。杨珊说，

“平原我告诉你，我不属于你，我只属于我自己。”平原说，“我知道你只属于你自己，

可是我不想让小卢梭那种骗子来迷惑你。相信我，他真的是一个骗子。”杨珊这时候猛

地抬起头，“他是骗子？你是什么？你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杨珊泪眼朦胧地审视着

平原，最后她说，“你真让我失望，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平原看着杨珊再次离开他的雨伞，拎着裙角朝凉亭里的朋友们跑去，他打着伞怔在

原地，头脑中一片空白，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到了这场秋雨的凉意和危害性。 

我记得那段时间平原情绪低沉，以往清瘦稚气的面容显得憔悴而苍老。“莫名其妙，

她怎么会崇拜一个夸夸其谈的骗子？”平原在我的单身宿舍里大口痛饮山东产的白兰地

酒，一边烦躁地捶击着自己的膝盖。他说，“不，不行，小卢梭很快会伤害她的，恶魔

总会伤害天使，我要保护好杨珊。”我问平原怎么保护他的天使，“找人把小卢梭揍一

顿？”平原听了沉默了很久，但他还是摇头否决了这条粗蛮的建议。“不，不行，”平

原几乎是痛苦地叹了口气，他说，“那样杨珊会更讨厌我，她不喜欢动拳头，她说她最

痛恨的就是野蛮和粗暴。”事实上平原并没有找到他如何保护杨珊的方案，而杨珊也没

有像平原所担心的那样爱上小卢梭。据说雨伞事件发生以后杨珊更显忧伤和多愁善感了，

另一方面杨珊在朋友圈子里的表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给每一个仰慕她的青年以均

衡的机会，在家庭舞会上她和每一个伸手相邀的青年翩翩起舞，每人只跳一支曲子。当

她独坐一隅抚额沉思的时候，总有人上前赞美她的舞姿、衣饰直至她随身携带的一只羊

皮坤包，杨珊微笑着与搭讪者说话，你问什么她回答什么，绝不多说一句话。你从她的

眼睛里看见的是忧伤的涟漪，秋天的杨珊，穿蓝黑格子呢裙的杨珊，不管是静是动总归

是楚楚动人。但杨珊却不与平原跳舞，不跟平原说话。有饱经情场风霜的朋友告诉平原，

既然这样，说明她还爱着你，说明你还有希望。平原于是鼓起勇气像一个影子忠实地跟

随着杨珊，而且特意准备了一把三折自动雨伞带在身边，用以防止讨厌的秋雨对杨珊突



然袭击，但是很长时间那把新雨伞没有派上用处，而杨珊并不阻止身后忠实的影子，她

让平原跟着她，却不看平原一眼。又有人劝慰沮丧的平原说，只要她让你跟着就行，这

说明她不讨厌你，说明你还有希望。平原于是抱着希望，带着一把伞在秋风萧瑟的大街

上走着，等待三米开外的那个女孩突然回转来，突然对他说，平原，我冷，让我把手插

在你的风衣口袋里。杨珊与平原重归于好也许该归功于杨珊的几个知心女友，平原的一

片痴情首先打动了她们。有一天女友们约杨珊去郊外远足秋游，在唐代木塔上她们眺望

着秋意尽染的远山近水，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平原身上。有一个女孩直率而尖锐地指出，

在围绕杨珊的众多追求者中，只有平原可以为她去死。杨珊听后沉默无语，隔了很久才

郁郁地说，“我不相信。”这句话似乎显示了某种契机，女友们立即叽叽喳喳起来，她

们觉得有必要对平原来一次严峻的考验。 

那时候平原就在木塔下的枫树林里徘徊，从树林里仰视木塔上的女孩们间距很大，

她们离他很远，但他离她们很近，平原从那堆影象模糊的女孩中间一下子捕捉到了杨珊

胸前的白色丝巾，一下子捕捉到了他的心上人。 

平原很快地被召唤到木塔上。起初他不知道女孩们的意图，他去看杨珊的脸，杨珊

立即转过身去。一个女孩对平原半真半假地说，现在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假如真心爱

杨珊，就从这座塔跳下去。平原的目光仍然直直地盯着杨珊，杨珊亭亭玉立的侧影纹丝

不动，平原把这种态度理解成默许，他的一腔热血往头顶上冲，“跳就跳”，平原把随

身携带的雨伞交给一个女孩，脚步毅然往木塔扶栏走去。 

结局是你所预料到的，女孩们尖叫着合力拉住了平原，平原骑跨在木塔扶栏上，用

他清澈而悲壮的目光凝视着杨珊，杨珊终于面对平原呜咽起来，她说，“平原，我也爱

你。”从郊外归来后平原又牵到了杨珊的纤纤玉手，平原不再到他的朋友那里借酒浇愁

和倾诉苦恼，这是我们大家的幸运。秋去冬来，天气变冷了，那个由绅士淑女组成的群



体把聚会的地点改在咖啡馆或舞厅，每人轮流做东。听说又有一个业余歌手和朦胧派诗

人企图给平原的爱情设置障碍，但都被平原用他的方式一一解决了。 


